
城市和区域空间组织及其形态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动的空间投影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，国际金融、国际

投资和国际贸易形成全球经济的核心框架，而基于产品内分工、模块

化组织的低成本生产制造和服务全球外包，推动资本、商品、人口、信

息等全球流动和地方镶嵌，催生卡斯特尔提出的“流的空间”，并由

此推动世界城市、全球城市的诞生[1]。国际金融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

在生产组织上基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地方镶嵌，推动地方（城市和

区域）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联系并建构全球生产网络，由此形成大都市

区、全球城市—区域、都市圈、城市群、城市网络等新的城市和区域空

间形态[2]。

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打破了持续30多年的全球化持续繁荣

发展格局，全球市场萎缩导致国际金融、投资和贸易动力不足，而中

国持续的劳动力、土地等成本上涨、国际贸易争端特别是美国对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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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技术封锁和贸易打压，导致全球化发展遭受挫折。基于康德拉季

耶夫的长波理论可发现，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信息化技术及其产业

也已经到了周期末尾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即将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舞台

上展现。从趋势性发展特征来看，数字化发展和转型将引导未来全球生

产方式大变革，数字化转型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

面，包括创新、生产、投资和贸易、组织等多个领域，相应体现在国际分

工体系、区域分工体系的变革，并最终引导城市与区域空间组织和形

态变化[3]。但本轮数字化转型引导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模式转型最终是

什么，到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科学和系统的研究。已有关于互联网对城

市和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，还未深入人类社会生产动力和组织体系的

层次，并不能覆盖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全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。上海

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熊世伟主任长期从事区域和城市经济

等领域研究，并有着丰富实践经验，最近出版的著作《重塑：全球化时

代的城市、区域和网络》，很好地探索了以上命题：数字经济时代的全

球化、城市与区域发展到底是怎样的？

拜读完该著作，笔者认为有3点值得归纳并向更多读者推荐，这也是

理解当前城市与区域发展的3条关键主线：

一是数字化转型是影响当前全球化演化、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
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生产力不断跃升的过程，包括生产工具、

生产方式不断升级演化和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涌现。从18世纪60年代工

业革命开始，人类社会先后经历多次技术革命，其中第三次技术革命

始于20世纪70年代英特尔微处理器的问世，这种以硅芯片为代表的电

子产品催生的是信息硬件产业的大发展，但第三次技术目前似乎已经

到了康氏长波周期末期。新一轮科技革命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医

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不断突破，但目前最为亮眼的还是以数据及其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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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、应用等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包括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

能、互联网、物联网等不断发展，已经融合渗透到城市经济和社会生

活的各个领域。正如书中所言，由数字技术主导的技术革命驱动生产

方式的深刻变革，对生产方式及产业体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已经开

始显现，这包括：①数据也即知识成为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；②互联

网、物联网大大增强了要素的“流动性”和“连接性”，“人工智能+

数据”形成全新社会生产力，加快科技创新和研发速度，推动科技进

步不断提升；③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生产经营和资源配置的方式

和方向，从而改变了世界范围包括区域尺度的生产和投资布局，研

发、制造、产业组织和分工、投资、贸易等都将围绕新的技术体系和生

产方式进行重构，这必将对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及其所决定

的投资、贸易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，从而重塑全球范围内产业组织

和城市体系。

二是全球化和本地化力量共同推进全球层面城市与区域的网络

化发展。

该书另外一个突出的贡献是系统梳理全球化与地方化共同作用

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机制和进程。国际劳动分工基于主导力量和运行

机制的差异，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特点[4]，熊世伟在著作中认为，当前

国际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变革：①产业分工向混合型分工转变，呈

现出多层次的分工新格局；②产业转移演进为产业链环节和工序分

解的全球化配置；③产业分工地位表现为产业链和产品工序所处的

地位及增值能力。这种新变革和特征驱动国际劳动分工从新国际劳

动分工转型升级到全球生产网络及全球价值链等新的全球投资和贸

易框架，生产和分工更加细化，表明全球化力量在不断增强。基于全

球生产网络、全球价值链及地方产业集群组织的全球经济逐渐融合

为一个共同生产体，从资本、商品及服务到信息、数据等要素联系日益紧

密，全球经济网络化发展的特征日益明显，全球化发展需要地方力量的

迎合，这也塑造了经济全球化地图上的特定“马赛克现象”。那么以跨国

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力量为什么选择在某个地方嵌入，这是著作中涉及

的区域竞争优势塑造、全球价值链治理，以及地方产业集群等要素所探

讨的。根据产业区位理论，从传统的自然地理要素到经济地理要素，再到

新经济地理要素等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断演化更替，创新、制度、

数字化等作用日显突出，“全球化嵌入地方”和“地方嵌入全球化”成

为经济地理学者们最关心的命题。全球化嵌入地方并非以“点”的形式

存在，而是以形成区域生产网络的形式存在，这也导致在地方再次依据

资源禀赋、科技创新、制度匹配等形成生产分工网络。这种多层次的“（全

球化）分散—（区域）集聚—（区域）分散—（地方）集聚”模式最

终塑造了不同区域和城市所承担的不同产业分工任务和功能担当，并通

过多层级的生产网络和价值链联系在一起，建构起全球范围内城市与区

域的网络化组织[5]。

三是全球城市仍是数字经济时代城市与区域发展进程中最亮眼的

明星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化进程中，跨国公司成为重要经济力

量，而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环境、开放的政策、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

等都支撑了全球化发展的进程。正是在这个发展进程中，涌现出若干在

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、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

城市，一般认为这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，之后产生多个广泛接受的学术

概念即世界城市（world city）或全球城市（global city）。随着世界城

市在更多国家涌现，彼此间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凝聚成新的有机体，即

世界城市网络[6]。熊世伟在著作中指出，“网络化时代区域发展的空间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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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模式应该是全球网络、区域网络、地方网络相结合”，因此世界城市

网络也就被赋予更丰富的多层次空间概念。在区域和地方层面的城

市网络化发展进程中，缘起于全球化和信息化，链接于城市社会的信

息网络化和基础设施网络化，最终表现为城市—区域功能的网络化

组织。人类历史发展到数字化时代，网络化联系的特征更为明显，“连

接”仍然是关键，基于互联网联系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得以重组，一

些国际通信中心如旧金山、法兰克福和香港已经从传统全球金融中

心（纽约、伦敦和东京）发展阴影之中解脱出来，但包括纽约、伦敦、

上海、新加坡等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中心节点功能在数字化经济时代

更是得以提升。上海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目标是“卓越的全球

城市”，与纽约、伦敦和东京等传统全球城市的发展背景不同，上海在

新一轮发展中面临着全球化遭受挫折、数字化蓬勃发展的全新社会

背景，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技术形态，但更是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。

传统的全球城市是“流的空间网络”中的枢纽节点，未来的全球城市

必将更好地融合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，更好地推动“流空间”

的发育，这更需要上海充分融合全球化要素与数字化力量，强化全球城

市节点功能、打造全球创新之都、建设国际数字之都、构建城市生命有

机体等目标建设。

总之，该书在总结区域和城市发展理论系统的基础上，提出一系列

在全球化、数字化双轮驱动时代的全新发展构想，对于人文地理学、经

济学、城乡规划学、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以及政府部门、咨

询企业、规划研究院等机构的实践工作者都会有很大启示和指导，值得

向读者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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